
影视“多胞胎”现象俨然近年来一
大趋势。已与观众见面的有《杜拉拉
升职记》《失恋 33天》《山楂树之恋》《何
以笙箫默》《匆匆那年》《微微一笑很倾
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盗墓笔记》
《重返20岁》等等。未来的同样有不少，
曾在各种颁奖礼上被嘉奖的电影《七月
与安生》，已于今年5月开始了电视剧版
的拍摄；《悲伤逆流成河》的影视两版作
品均已杀青，并分别排期 2019年和 2018
年秋天；而《集结号》《芳华》《红海行动》
等电影都有了拍摄电视剧的计划⋯⋯
这些“影改剧”抑或“剧改影”的

“多胞胎”，有些是基于同一 IP的“一鸡
多吃”，有些是沿用同一框架、套用一个
模板的“故事新编”。尽管，相关剧创人
员为此付出了一定心血，个别“孪生剧”
还被列在了观众期待榜单的前排，然而
就目前来看，大多一版不如一版，给人
总体印象是失望大于希望。
拿电视剧《合伙人》来说，与 5年前

播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相比，无论
是剧中人物，还是剧情、配乐等均相
同。影视两版“合伙人”虽然“配方”相
同，但因为“时代”这一关键要素的剥
离，剧版变了味儿，成了荒腔走板的
“伪现实”剧。
由此，不免使人联想到一个成语
——刻舟求剑。时代的航船早已驶离
了旧时的那片水域，相关剧创人员居然
循习旧迹，仍天真地期望能一个猛子扎
下去，打捞上来观众的一片赞叹，以及
想象当中的真金白银。诚所谓“当局者
迷，旁观者清”。如此看似讨巧实则有
悖生活真实的“创作”，只能徒留“槽点”
与笑柄。
客观来讲，只要不涉嫌侵犯知识产

权，借助于既有资源“影改剧”“剧改
影”并无不可，不过，如此同题创作并

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毕竟，先期成
品已经在艺术水准上定下了一个“标
高”，其内容也早已“剧透”，这种状况
下，观众的欣赏预期势必提高，同题创
作者想要“出彩”，想要吸引更多观众
“二次消费”，除非能够技高一筹，从演
员演技、情节铺陈、意境营造、镜头表
现等方面精益求精。同时，能够进一
步深挖作品内涵，令新编后的影视作
品与社会现实、观众诉求更为贴合，使
大家在观赏后体味到一种“熟悉的陌
生感”，方能因对先期作品的超越而征
服观众，赢得认同。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同题创作的难

题甚于原创一部作品，它极大考验着剧
创人员的创作态度与才情。所以，相关
剧创人员还是要“认识自己”，准备从事
同题创作之前，慎重掂量一下自己有没
有那样的“金钢钻”。若是自我感觉底
虚，趁早打“退堂鼓”为好，免得自己受
累、观众遭罪，还因此而带坏了影视业
发展风潮，影响了行业口碑，无端浪费
了社会资源。
当前，影视“多胞胎”现象趋多，一

方面固然反映出剧创人员“吃老本”“蹭
热点”思想严重，但另一方面，亦显现出
影视领域原创乏力，优秀剧本仍嫌稀
缺。新时代条件下，做大做强影视行
业，还需要广大的影视创作者进一步摆
正职业操守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认
真遵从创作规律，沉下心来瞄准艺术精
品，不断付诸坚实努力。

影视“多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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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潇凌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这
个中篇一如时光的刀刃一样既温又凉。
奶奶去世，尤其是一个超过百岁的

老人去世，应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悲
壮的、隆重的，甚至喜庆的事情。孙子
田原也知道他作为一个成年人是应该
到场，必须到场的，他冒着被公司开除
的危险，在百忙之中，从京城抽身踏上
回家的路途。他要看奶奶最后一眼，他
要重新温习一下与奶奶之间曾经拥有
的温情。
文中充满了冷幽默，那些媳妇、儿

子，对待自己的母亲尖刻、冷酷，读起来
让人寒心不已。婆婆与媳妇是天生的
冤家，这种关系在这里得到赤裸裸的表
现。年轻时候，媳妇折磨老太太也就罢
了，而老娘老了，还要给儿子家干活，还
要半夜轧草，被无辜的铡掉两个手指；
还要被发火的拖拉机拱倒，又压掉三个
手指。老人似乎是一个永远旋转的陀
螺，一生都不会停止劳动。老人不在
乎，老了依然给众多的孙子们烙饼、包
饺子、蒸馒头，不遗余力拉扯一堆儿孙
长大，奶奶与孙子之间的隔代亲情，又
上演得淋漓尽致。
那个日理万机，为了公司上市连轴

转的老板章鱼，最后的结局非常具有
讽刺意味——直肠癌晚期。真是应了
那句话，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用钱
换命，但是还不一定能换回来。生命
年限不可预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
处流。小麻雀是天上飞的，比人走得
更远，当它们吃了美食被网子网住的
时候，咋就不知道低低头呢？咋就不
知道冷静一下，放低身段从网子下面
飞走呢？鸟智商低，没有人聪明，人的
大脑沟回里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但
人有时候也是犯迷糊，犯低级迷糊。
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平常的小病
不当回事，身体发出预警信号，无动于
衷。一心为了事业，为了上市，为了光
荣而美好的前程，为了头顶上的光环，
破除一切阻力，前进前进。但是最终
的结局常常是事与愿违，事业还没完
成，自己的身体先倒下了。
文中各个人物，似乎都是极端的。

媳妇仙人是个强势的人，信神信鬼不信
人。与婆婆一生较量，不管对错，总要
自己占个上风。对一双儿女从小不管
不顾，自己出去游山玩水，烧香拜佛。
母爱的缺失，教育的缺失，亲情的缺失，
让女儿离家出走，让儿子夭折，仙人不
总结自己身上的错误，她的理论是婆婆
的命太硬了，给孩子克死了。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养。我宁愿相信他们一
辈子没有听说过这句话。
我宁可相信作者是写的从前，写的

古时候，写的非常偏僻的小村庄，还有
那样一部分人，不知道懂得尊重老人，
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弟兄之间吵架、打
架。其实优良的传统，在他们母亲身上
有着生动的体现啊！母亲说，十个指
头，咬咬哪个都疼啊。在田原家住了两
个月，田原父亲是个好儿子，每天给老
人蒸鸡蛋羹，隔三差五炸鱼、煮虾。两
个月之后老太太就开始唠叨：别让我吃
鸡蛋了，老七家的儿媳妇要生了，我省
给她，我省给她。已经 100多岁的老母
亲，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想到的还
是子女，并不是她自己。她这样的“偏
心眼”，把唯一一个愿意侍奉她的儿子、
儿媳，气病了好几次。
如果她的孩子们，都像老娘一样，

不勾心斗角，那么这是一个多么和和睦
睦、甜甜美美的大家庭啊！
人心隔肚皮，一个锅里有一粒老鼠

屎，一锅汤的味道都坏了，更何况好几
粒老鼠屎。奶奶的命就是硬，101 岁
了，还是没有老死。她饿了，她爬着出
去，她爬出门槛，爬出大门，爬到大门
口的老槐树底下，晒太阳。让村里路
过的一个傻子帮忙，在老槐树上垂下
来一根绳子，打成一个节，这才去了，
去了另外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也没
有儿女情长的世界。她走了，她的那
些儿女们还活着，还要在人世间尔虞
我诈，自我为尊，还要在尘世里挣扎，
过自以为是的生活。
小说最后，用了大量篇幅描述田原

走出奶奶丧礼现场，到田野里去，在奶
奶的坟前躺了一夜，细腻回忆与蛇莓，
与荚迷树、荚迷花，与山鸡，与黄精，从
前与奶奶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整个作
品中，最有温度、温情的部分。“在没
有开始亦没有尽头的时光中，生命细
碎的悲欢从不曾停止”，作者在竭力
说明一个道理，人老了，会被冷落，被
嫌弃，被忽略，被鄙夷，但又竭力所能
的，视若珍宝的，毫无怨言的，爱着自
己的孩子。小说的语言充满了诗意，
忍不住让人一口气读完，唏嘘不已，感
叹和反思。

故人何在，烟雨茫茫
——评中篇小说《温凉的时光刀》

◎翠薇

厚重的历史性

，饱满的情感性

，深切的诗性

—
—

让儿童文学彰显更加丰厚的民族性

( 下

）

◎张锦贻

蒙古族作家韩静慧的长篇小说新作《赛罕
萨尔河边的女孩》，写草原上的蒙古族女孩宝
迪，懂得父亲定要将祖传擀毡工艺传下去的心
思，牢记母亲将擀毡工艺做得有条不紊的执著，
一切，都满含着亲切的温情、执拗的护爱、稚拙
的尊严。于是作品就在祖传手艺不传女孩的氛
围里写“丫头片子就是树上的鸟”“调动援兵的
鬼丫头”；写破传统学擀毡的过程为“偷艺的快
乐”；把不紧不慢地剪羊毛写成“给小羊脱衣
裳”，竟把宝迪学擀毡写得如诗如画，把宝迪的
执著写得如痴如醉。而这都是因为女作家对本
民族传统手艺的热爱，对执著学艺的草原女孩
宝迪的关爱，对民族手工艺在传承中光大的挚
爱。在这深深爱意的抒写中，又自然地写到旧
时代草原擀毡匠的屈辱和苦难，也由此写出了
蒙古民族发展中的另一面，抵进了民族生存的
本质性、民族性格的独特性和审美的深沉性。
如此厚重的情感性抒写，自然地深化了儿童文
学民族性的蕴涵，也天然地强化了儿童文学民
族性的情致，更显示出情感性融于民族性的艺
术生命力。
哈萨克族作家阿瑟穆·小七的连缀散文新

作《唯有解忧牧场》，满怀深情地讲述着当下哈
萨克牧人家的大人、小孩在新疆阿勒泰解忧牧
场上的天然天真、自由自在、开放开心的日子，
毫不张扬地描述了生活在牧场上的哈萨克新一
代儿童旳活泼、朴实、纯真的性情。在城市化迅
速推进的今天，“有意思的邻居们”所呈现的这
一份真切的赤忱和厚道，“有灵性的动物们”所
展现的这一处深沉的忠贞与和美，不仅为女作
家所钟情，也为所有人所钟爱。情的共振、心的
共鸣，使作品中丰厚、美妙的情感性完完全全地
洇漫在此时此地独一无二的儿童文学民族性、
地域性之中。更为独特的是，作品中所写的一
个个儿童，虽是本民族中最普通、最平常的，却
因为女作家讲述的真挚、描述的真诚，使那些普
通的、琐碎的细节显现出人性的高贵、童情的稚
真，使那些平常微小的细部表现出气度的非凡、
童心的圣洁，这当然是各民族人民都珍爱、都喜
欢的。如那篇《我只是找我的羊》，写有一天，整
天伺候羊群的努尔旦老爷爷丢了一只羊，他发
疯似地跑遍周围所有的毡房，无休止地瞅着附
近各家的羊圈，寻觅着、唠叨着、诅咒着。各家
的人都体谅老努尔旦的心情，都任由他查看。
等他走到小别克家，继续说着羊“一定是被人偷
走了”的话时，小别克竟认真地拿来自己的大书
包，掏出校长授予他为“诚实之星”的奖状、奖
品，小别克拽住他的坎肩让他看这些东西直到
把他拽倒在草地上。老人“找我的羊”的较真，
小孩“绝不偷羊”的认真，让人会心地笑出来，又
悟出哈萨克儿童思想情感的高尚和品德行为的
高洁。
作品《这把斧子不错》，写小别克父亲在毡

房前空地上劈柴，4岁的小别克学父亲，拿一把
塑料斧子劈青草。他见父亲累得满身大汗直喘
气，自己却不累，就以为自己拿的是一把“魔力
斧子”。小别克就把“魔力斧子”借给父亲，好让
父亲劈柴时轻松些。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些，把
“魔力斧子”踢到几米外的柴火堆里。晚上，小
别克认真问起用“魔力斧子”怎样，父亲才认识
到儿子的爱，赶紧点起蜡烛找回这把珍贵的“魔
力斧子”。一把塑料玩具斧子很轻的，小别克的
纯真爱心很重的；一件日常小事一点不起眼，小
孩子的圣洁亲情却是美好心灵的根。阿瑟穆·
小七抒写的哈萨克儿童的美好心灵，与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血脉相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脉相承。作品中活泼泼的情感性，为发展着
的儿童文学民族性注入了艺术的生命力量；儿
童文学民族性因民族情愫的滋润、儿童情思的
滋养、时代情绪的滋蔓而鲜活永恒、生动永远、
美妙永在。小七作品中，对哈萨克儿童小别克
的种种讲述和描述，巧妙地昭示哈萨克民族精
神的不同方面，也更证明了情感性之于儿童文
学民族性的本质意义，之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
的永恒意义。
显然，阿瑟穆·小七以其对于本民族儿童

心灵从始至终的关注，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
避开城市和时尚、隔开喧嚣和浮华，寻找一份
宁静，追求一种纯净，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
助、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构成一幅幅原
始本真、暖彻人心的画卷，表现出哈萨克儿童
在旷远、寂寥牧场上的快乐成长，有着难以想
象的欢悦，也有着意想不到的艰辛。应该说，
小七接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救救孩子”的
脉络，赋予其新时代的民族、地域文化的意
蕴，也无拘无束地将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色
彩洇染其中。

三

在好的民族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文学民
族性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它，虽然包含了内容、
形式各方面的元素，最终却必定是以饱含民族
生活汁液的民族化的儿童文学语言来表达、表
现，这样作品中就有一丝丝本民族独有的情味、
情韵流淌出来，有一缕缕本民族的气息、气势传
播开来，有一种独特的民族味儿在，有一种独特
的民族品格在。这就自然地形成为民族儿童文
学中隽永、优美、雅致、流畅的深切的诗性。凝
聚的民族情愫、凝练的儿童情思、凝结的时代情
韵，令人体会到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所在。
几位民族女作家，从小生长在旷荒故土——

宁夏贫瘠的西海固、内蒙古严寒的喀喇沁、新疆
遥远的阿勒泰，她们与小说中儿童人物的精神之
根皆深深地扎在民族的故土中。这样的人生体
验使她们对当代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变动有着
自己的判断，他们对民族儿童成长的书写无疑是
真实存在的社会图景的一部分。在当下的民族
儿童文学写作中，执着于书写民族故土上儿童的
作家愈来愈少。从这一意义上说，她们的创作就
具有了某种文学史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她们
在创作中将新一代人的言行举止抒情化、诗意
化，使民族儿童快乐成长背后的艰难、艰辛都变
得明朗、明亮而充满希望，民族儿童文学中的诗
性也就变得更加深沉、更为深切。就这样，马金
莲把回族家庭中儿童的向往、心愿写成了一首心
怀大志、一往无前而又饱含热泪、无限温情的成
长“史诗”。韩静慧则把广袤草原上女孩生命中
的“苦”和“难”史诗化，更把女孩承扬草原文化的
优秀传统、汲取现代文明的进步理念，在学习擀
毡中革新关键工艺、创新艺术图案写成一则敬畏
祖传、敬重创造而又敢破陈规、敢为人先的励志
“史诗”。而阿瑟穆·小七的创作又是极为个性化
的。她把阿勒泰解忧牧场上乐于助人、与人为善
的库齐肯奶奶，厚道唠叨而总爱多事的努尔旦爷
爷，以及那个天天向上、事事认真的小孩子别克
写成一部人与人友爱共处、和睦相助，人与动物
友善同存、和美相依的生活“史诗”。
在民族儿童文学仍然薄弱的当下，民族女

作家们为我们展示了诗性儿童文学的表达空间
到底有多大！她们所写，虽然不是历史变革中
的大事件，但她们以犀利和尖锐切割下民族历
史特殊时段中那些最富诗性的民族儿童人物和
故事，又以机智和灵动放大了这些民族儿童人
物和他们的故事。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充满了
温馨的抒情意蕴，贯穿着浓郁的抒情特质，一如
那些宏大而广阔的史诗！读她们的新作，令人
感受到她们着意于对新一代民族儿童内心世界
的逼视与揭示，是对他们人格力量的正视和宣
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故事与情感，在心灵之
光的烛照下，艺术上熠熠生辉；在人格之力的促
动下，思想上冉冉升华。诗性，一经儿童文学民
族性的熔铸，就使作品变得更具深度和力度。
儿童文学民族性，有了诗性的融入，也就令人感
觉到寒暖自知的温度、感触到俯仰自如的高
度。深切的诗性，使儿童文学民族性从理论概
念中解脱出来，真正显示出它的艺术生命力。
当然，民族女作家的诗性创作不止于此。

新人新作的出现是更为重要的。如广西苗族青
年女作家杨彩艳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我们的童
年谣》，以儿童“我”的视角，写会唱好听歌谣的
童年玩伴阿湘和她的一家人——会讲好听故事
的阿湘爸、梳着好看长发的阿湘妈、百般宠爱孙
子的阿湘爷爷、全家呵护却患了怪病的阿湘弟
弟。在杨彩艳平实、平常的书写中，这一家人个
个鲜活鲜明、可亲可爱，却个个早病早逝、可怜
可悲。作品中，叙述这一家人贫病交迫的悲苦
命运，描写乡人迷信巫术的悲凄遭际，铺陈周围
世态炎凉的悲切现状，表现“我”负疚自责的悲
戚心情，以民族儿童稚真的体验、体察，真切地
折射出社会变革中被遮蔽的另一面，反映出有
社会责任感的民族女作者的忧患意识。作品以
“我们的童年谣”为线索，灵动地将一个个故事
片段串连起来，巧妙地使之连贯成一种诗性的
表达。诗性的美浸渍了民族村寨的贫穷、落后，
在黯淡中透出光亮，忧伤中饱含希望。
民族女作家儿童文学新作，还有如云南丽

江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中篇小说《东巴妹妹吉
佩儿》、内蒙古达斡尔族作家晶达的中篇小说
《塔斯格有一只小狍子》、湖南凤凰苗族作家刘
萧的短篇小说《三生有幸》，还有如辽宁满族作
家王立春的童诗集《梦的门》等等，这些作品中
深切的诗性，反映了她们深广的儿童文学情怀，
表现出她们作品中深沉的情感容量，以及对民
族历史进程的深层思索。


